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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外務省記錄看日華古今繪畫展覽會
邱 　　　　吉
The Ancient and Modern Painting Exhibition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the Record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QIU Ji
From April 28th to May 31th, 1931 （Showa 6）, the Ancient and Modern Painting 
Exhibition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Sino-Japanese Exhibition） was first held at the 
Tokyo Metropolitan Art Museum and the Tokyo Imperial Household Museum at the same 
time. After that, the exhibits transferred, and displayed at the Osaka Prefectural Trade 
Center. Among all the exhibits, about 1400 paintings came from China, and about 250 
paintings came from Japan. The Bureau of “Sino-Japanese Exhibition” was instituted at 
the library of the Tokyo Fine Arts School （current as Tokyo University of the Arts）, and it 
was supported by the “Special Accounting for the Japanese Cultural Policy toward China” 
from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which purposed to publish the fine 
selections of the exhibition in order to a catalog of Chinese Famous Paintings in Song, 
Yuan, Ming,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aims to illuminate the process of the “Sino-Japanese Exhibition,” by 
which based o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cords” of Japan. It also purposes to 
elucidate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reasons, and meanings of the exhibition. In addition, it 
elaborates on the acceptance of Chinese painting in the modern Japan, examines Japan’s 
art policy toward China in the 1920s and 1930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plomacy”, 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rt ex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Keywor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cords, Sino-Japanese painting exhibition, 
Cultural policy toward China, Cultural 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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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931（昭和 6 ）年 4 月28日至 5 月19日，東京上野公園東京府美術館和東京帝室博物館召開了日華古
今繪畫展覽會（以下簡稱「日華展」）。會期結束後，同年 5 月23日至 5 月31日，部分展品移至大阪府立貿
易館進行爲期一週左右的展出。「日華展」中方出展約1400件，日方約250件。名譽會長爲汪榮寶、會長爲
清浦奎吾、副會長爲岡部長景和正木直彥；竹內棲鳳、橫山大觀等15名日本人擔任委員；犬養毅、內藤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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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等99名日本人以及蔣介石、熊希齡等131名中國人擔任贊助員。「日華展」事務局設置在東京美術學校（現
東京藝術大學）文庫內，其經費來源於外務省「對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並計劃將展會精品擇優出版，刊
行圖錄《宋元明清名畫大觀》。從近代日本對中國繪畫的接受情況來看，「日華展」的展品主要由日本寺廟
現存「古渡」1）傳來的宋元繪畫，辛亥革命之後流入日本「新來」2）的中國繪畫以及同時代的日本和中國收藏
家、畫家、學者、政客等的藏品構成。辛亥革命以降，以羅振玉、王國維等爲代表的滿清遺老攜帶大量書
畫逃亡日本；內藤湖南、阿部房次郎等關西學者、收藏家更是多次遠赴中國購買中國書畫，形成了著名的
「關西書畫收藏網絡」3）。此外，據筆者統計，20世紀20至30年代，日華雙方總共舉行過 7 次4）大型的聯合繪
畫展覽，目前的先行研究中，主要以近代日中繪畫史的觀點來探討一係列日華聯合繪畫展覽會，未能詳細
考察與日本外務省的關係5）。從近代日中關係史的「文化外交」的視角來看，「日華展」是日本政府爲了擴
大在華的影響力，利用「庚子賠款」實施「對支文化事業」的成功案例。1928（昭和 3 ）年 4 月南京國民
政府發動二次北伐，12月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從此北洋政府正式結束，國民政府完成了「形式統一」。
「日華展」也是日本爲了拉攏剛剛確立新體制的國民政府，打開外交新局面的手段之一。
　　如上所述，本論文試圖以日本「外務省記錄」爲中心，梳理「日華展」的藝術展品和展示情況，分析
其背後承載的政治背景、原因、意義等意涵。同時闡述近代日本對中國繪畫的接受情況，以及從「文化外
交」的視角來考察20世紀20至30年代日本的對華美術政策，探討美術交流與國際政治之間的複雜關係。
一　「日華展」和外務省「對支文化事業」的關聯
1　對支文化事業
　　所謂「對支文化事業」是日本政府爲了緩和提出對華「二十一條要求」以來中國人的反日情緒，順應
國際退還庚款的趨勢，外務省根據1923（大正12）年 3 月30日制定的《對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法》，利用
「庚子賠款」和解決「山東懸案」中國贖回膠濟鐵路的贖金，所佔山東礦山公司和青島公有財産以及鹽業補
償金，每年以250萬日元（1926年增加至300萬日元）的規模對中國推行的文化教育事業。其業務範圍爲如
1 ）	主要指12-14世紀傳到日本的宋元繪畫，限於當時的僧侶以及幕府將軍鑒賞收集的繪畫。關於「古渡」的中國繪畫詳見
久世夏奈子〈《國華》にみる古渡の中國絵畫〉（《日本研究》第47號，2013年），頁53-108。
2 ）	辛亥革命之後，清宮以及中國人收藏家的繪畫大量流出海外，流入日本的一般稱之爲「新來」，也叫「新渡」、「新船
載」。 關於「新來」的中國繪畫詳見久世夏奈子〈《國華》にみる新來の中國絵畫〉（《國華》117卷 6 號，2012年），頁
5 -17。
3 ）	以內藤湖南爲中心的「關西書畫圈」的動向詳見陶德民編著《內藤湖南と清人書畫：関西大學図書館內藤文庫所蔵品
集》（關西大學出版部，2009年）；関西中國書畫コレクション研究會編《関西中國書畫コレクションの過去と未來》
（2012年）；森橋なつみ編《阿部コレクションの諸相：文化的意義とその未來》（大阪市立美術館，2019年）。
4 ）	七次聯展分別爲：1921年第一屆日華繪畫聯合展覽會，1922年第二屆日華繪畫聯合展覽會，1924年第三屆日華繪畫聯
合展覽會，1926年第四屆日華繪畫聯合展覽會，1928年唐宋元明名畫展覽會，1929年第五屆日華繪畫聯合展覽會，1931
年日華古今繪畫展覽會。
5 ）	鶴田武良〈日華（中日）絵畫聯合展覧會について：近百年來中國絵畫史研究七〉（《美術研究》第383號，2004年），
1 -33頁；戦暁梅〈金城と一九二〇年代の北京畫壇〉，泷本弘之編《民國期美術へのまなざし：辛亥革命百年の眺望》
（アジア遊學146，2011年），頁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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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三點：①資助在中國舉辦的教育、學藝、衛生救恤及其他文化事業②支持在日中國人舉辦的同類事業③
支持日本國內有關中國的學術研究事業6）。截至1926（昭和元）年 3 月，日本第51議會修正案決議，增加至
300萬日元資助對支文化事業，其具體的事業內容爲：
　　①設立研究所和圖書館：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和圖書館、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
　　②資助日本人經營的文化設施：青島諸學校、東亞同文會、同仁會、日華學會。
　　③在日中國留學生學費補助：一般留學生、選拔留學生、特選留學生。
　　④中國留學生預科教育機構的改善：在日預科教育機構、在華預科教育機構。
　　⑤交換演講及視察旅行：日華兩國知名學者、教育家、藝術家等。
　　⑥對華文化事業資助：日華聯合繪畫展覽會、東方繪畫協會、東方考古協會7）。
　　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日華展」的經費來源於第六項內容，對華文化事業的資助。實際上，外務省鑒
於日華兩國畫家倡議舉辦的「第一回日華繪畫聯合展覽會」以來收到的良好成績，爲了促進「日華親善」
和相互理解，同時緩解1923（大正12）年中國否認「二十一條」，支援收回旅順、大連引發的抵制日貨運動
帶來的緊張局勢。日本外務省於1924（大正13）年12月22日通過了資助「第四回日華繪畫聯合展覽會」的
審批方案，決定從「對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中交付大約一萬日元的助成金8），這是外務省對日華聯合繪畫
展最初的經費資助。
2　20世紀20至30年代日本對華美術政策
　　日華聯合繪畫展最初由日本畫家渡邊晨畝和荒木十畝作爲幹事組織發起，卻在第三回展覽之後開始出
現外務省的積極幹預。第三回日華聯展之後，出於經費的考慮，歸國後的渡邊晨畝向對支文化事業局長出
淵勝次求援，並和川合玉堂、橫山大觀、竹內棲鳳、山元春舉等畫家商量，今後必須把日華繪畫聯展辦的
比國內的展覽會更有意義和權威，有必要向世界宣揚「東洋藝術之精華」，想把日華繪畫聯展舉辦成超過
「帝展」9）的展覽會。渡邊晨畝的求援，外務省作出了積極的回應，對於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都在大興西化
的同時，外務省卻支持一個還是屬於傳統文化圈的東西，我們該如何解釋這種現象？實際上，日本政府自
明治維新開始，便對美術事業開始國家干預，利用美術積極推行所謂的「富國強兵，殖産興業」政策。爲
了加速實現向産業社會的轉型，明治政府大興博覽會，舉辦「國內勸業博覽會」和各種各樣的「物産會」，
創建博物館，將一係列與美術相關的事業進行制度化。日本在把「日本美術」中的傳統工藝成功地推銷到
維也納萬國博覽會之後，加快了美術館和博物館的建設步伐10）。尤其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獲勝之後，日本
的國際地位不斷上升，爲了宣揚國威，顯示文化的優越性，建立日本在東亞文化圈的領導地位，日本企圖
把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文化積極納入本國的歷史文化遺産之中11）。
6 ） H-0001《東方文化事業關係雑件》第一巻，頁13-2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阿部洋《「対支文化事業」の研究》（汲古
書店，2003年），頁 5 -25。
7 ） H-0001〈対支文化事業ノ概要〉，《東方文化事業關係雑件》第一巻，頁142-15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8 ） H-0785《展覽會關係雑件》第三巻，頁 8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9 ） 1919年至1936年於日本內地所舉行的官方美術展覽活動，稱爲「帝國美術展覽會」（簡稱帝展）。
10）	陸偉榮〈齊白石與近代中日聯合繪畫展覽會〉（《東方藝術》16期，2013年 8 月16日），頁87-115。
11）	千葉慶〈日本美術思想の帝國主義化：1901年 -1920年代の南畫再評価をめぐる一考察〉（《美學》213號，2003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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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大正14）年 4 月，由大村西崖起草，正木直彥主筆，東京美術學校向對華文化事業部長岡部長
景提出了保存中國美術的調查企劃，以古美術的保存爲對華文化事業的當務之急爲由，希望相關學者能夠
參與調查，具體實施項目有：出土國古美術保存法的立案；現存各種舊迹遺物以及將來出土品的調查；其
保存的設備；古迹的發掘；個人藏品的鑒查登錄；清帝室藏品的整理；美術館創設的籌備；在外中國古美
術品的研究；文獻的收集；中國美術史的編纂12）。 7 月30日，外務省正式發布了「中日繪畫聯合展覽會籌擬
設備擴充辦法意見書」，宣布設置東亞繪畫研究室，內容包含了大村西崖企劃的十項建議，介入中國古美術
的研究活動，並提升到對華文化事業的美術政策層面。
　　從上述企劃中，我們可以看出，日本從政策上已經開始了對中國美術史的編纂計劃，以學術研究建立
其美術政策的正當性，透過掌握美術史的詮釋權，日本可以打造一個從日本視點出發的中國美術史，美術
活動也如同掉入染缸般，染上了揮之不去的政治色彩。實際上，早在辛亥革命之前，日本的高等教育機構
已出現中國美術史的課程，如1893（明治26）年東京帝國大學聘請大村西崖開設「東洋美術史」課程，1909
（明治42）年在京都帝國大學任教的內藤湖南開授「支那繪畫史」課程。1910（明治43）年大村西崖出版了
《支那繪畫小史》，大村也是第一個撰寫中國繪畫通史的日籍人士，可以說大村對中國美術史的構建發揮了
舉足輕重的作用。此外，1913（大正 2 ）年中村不折和小鹿青雲出版了《支那繪畫史》，據學者後藤亮子考
證，中村不折參照了大村西崖的《支那繪畫小史》13）。後來陳師曾翻譯了中村不折和小鹿青雲合編的《支那
繪畫史》，加上他在北京美專授課時所用的講義寫成了《中國繪畫史》，1925（大正14）年由其門生俞劍華
在他逝世後加以整理付梓，此書堪稱近代研究中國美術史的先導，論述模式大致沿用明末以來「南北宗」
之說，闡發以文人畫爲主的意圖和理念。
二　「日華展」舉辦的原因以及中國人的贊助和出展交涉
1　舉辦原因
　　1928（昭和 3 ）年10月，日中兩國在東京府美術館舉辦了「唐宋元明名畫展覽會」，此展獲得了巨大的
成功，國內外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該展委員會決定於1931（昭和 6 ）年舉辦「日華古今繪畫展覽會」。
1930（昭和 5 ）年12月23日，日本外務省次官永井松三向文部省次官中川健藏發送了「第一二〇五號」普
通電函，決定派遣東京美術學校校長正木直彥，帝國美術院附屬研究所所員正木篤三於1931（昭和 6 ）年
1 月中旬出發前往中國，在上海、南京、蘇州、杭州等地進行爲期35天左右的視察。視察的目的是考察中
華民國美術界的狀況以及獲得民國美術界知名人士的支持，視察的經費從「對支文化事業」中抽取資助14）。
同年12月26日，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同時向上海、南京、北平各領事館發送機密電函，內容如下：
56-57。
12）	藝術研究振興財團、東京藝術大學百年史刊行委員會編《東京藝術大學百年史・東京美術學校篇》（音楽之友社，1997
年），頁272。
13）	後藤亮子〈1920年代的藝術市場與中國美術史研究：大村西崖《中國旅行日記》解讀〉（《新美術》，中國美術學院，2016
年 5 月），頁49。
14） H-0791〈東京美術學校長正木直彥外一名支那出張ニ關スル件〉《展覽會關係雑件》第八巻，頁22（外務省外交史料
館）。
從外務省記錄看日華古今繪畫展覽會（邱）
419
今般我国ノ名士美術関係者等ハ、日華聯合美術展覧会開催ノ為、清浦伯爵ヲ会長ニ汪駐日公使ヲ名
誉会長ニ岡部子爵並正木東京美術学校長ヲ副会長ニ推薦シ、従来ノ東方絵画協会委員、本会ノ委員
トナリ、昭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頃ヨリ五月二十日頃迄東京ニ、同月二十三日頃ヨリ約一週間大坂ニ
同展覧会ヲ開催シ、主トシテ元明清書画並現代日支両国ノ代表的絵画ヲ陳列展覧スルコトニ決定シ
タルヲ以テ、先ツ国民政府側ノ諒解ヲ求メ支那人士ノ賛同ト出品ヲ促シ併テ美術界視察ノ目的ヲ以
テ、同会関係者タル東京美術学校長正木直彦、帝国美術院附属美術研究所々員正木篤三、画家渡辺
晨畝ノ三氏ハ昭和六年一月十日頃東京出発、神戸ヨリ乗船同月十七日頃上海ノ到着ヲ予定ナル處、
右ハ昭和三年東京ニ開催シタル唐宋元明名画展覧会ノ成績良好ナルヲ鑑シ、本展覧会ノ開催ハ東方
美術ノ発達ト両国文化ノ連絡ニ裨益スル所アリト認メ、其計画ヲ助成スル意向ナル、右一行貴地到
着ノ節ハ所期ノ目的ヲ達スル様充分ノ便宜供其方御配慮相成度、尚ホ近来国民政府ニ於テハ古名画
等ノ海外流出ヲ禁止シ居ル、趣ナルニ付通例輸出ヲ禁止セラルヘキ物品ニ対シテハ、展覧会閉会後
同会当局カ責任ヲ以テ之ヲ中国ニ送還スル趣ナルニ依リ、国民政府ニ於テモ本展覧会ノ趣旨ニ鑑シ
十分ノ便宜ヲ与へ、斡旋相成度此段御依頼申進ス15）。
　　從以上電涵內容可以了解到，爲獲得國民政府的承認以及畫家們的支持，同時視察民國美術界，日本
派遣正木、渡邊等訪華籌劃日華聯合繪畫展。鑒於1928（昭和 3 ）年的「唐宋元明展」收到的良好效果，
此次展會計劃弘揚東方美術和促進兩國文化的交流，各駐華領事館應爲訪華一行提供充分的便利。但是，
當時遇到最大的障礙是國民政府制定了禁止古書畫輸出海外的條例，古書畫的輸出成爲了最大的難題。實
際上，1930（昭和 5 ）年 6 月 2 日，國民政府公布了《古物保存法》，根據第十三條規定：
古物之流通，以國內爲限。但中央或地方政府直轄之學術機關，因研究之必要，須派員攜往國外研究
時，應呈經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核准，轉請教育內政兩部會同發給出境護照。攜往國外之古物，至遲
須於二年內歸還原保存處所。前二項之規定，於應登記之私有古物適用之16）。
　　由此可見，正木、渡邊等人訪華還有一個重要的目的，那就是與國民政府領導人展開解禁交涉、獲得
國民政府要人的支持。
2　中國人的贊助和出展交涉
　　本次展覽中國展品的接洽者，由東京美術學校校長正木直彥和畫家渡邊晨畝擔任。外務省記錄渡邊和
正木的《渡華日誌》17）中，從1931（昭和 6 ）年 1 月15日抵達上海開始，到 3 月29日返回東京爲止，詳細記
載了訪華的經過，歷經上海、杭州、蘇州、南京、北平、青島、天津、旅順、奉天等地，遊說當地名流、
政客、學者、收藏家、紳商等出展。
15） H-0791〈日華聯合美術展覧會開催ニ關スル件〉《展覽會關係雑件》第八巻，頁19-2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6）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五輯 第一編 文化》（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609-611。
17） H-0791〈渡華日誌〉《展覽會關係雑件》第八巻，頁390-41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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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木、渡邊抵達上海後，立即會面了上海總領事村井蒼松和代理公使重光葵，提出到南京會面蔣介石
的申請。本次的參訪從中國南部開始，並非如同1928（昭和 3 ）年唐宋元明展之時從北方登陸。隨著第一
回至第四回日華聯展主辦地的南移，可以看出自1928（昭和 3 ）年 4 月南京國民政府再次北伐之後，中國
美術社團的發展軸線逐漸南移到上海18），1927（昭和 2 ）年海派領袖吳昌碩逝世之後，以王一亭爲代表的
「吳派傳人」佔據著上海的美術市場。通過王一亭的牽線，由中華藝術同志會在王一亭宅邸「梓園」設宴款
待正木和渡邊一行，除了王一亭、狄楚青、張善孖、張大千、俞劍華、吳仲熊等18人之外，還有日方重光
葵、村井蒼松、三井銀行支店長平野保助、日清汽船米里紋吉、科學研究所堺與三吉等。宴席中，正木陳
述了此次訪華的目的以及展覽會召開的規模等，王一亭作爲藝術同志會的代表，就此次出展及運輸問題與
日方討論，表示盡力出展新美術和古美術，有關古名畫的運輸問題，由三井銀行倉庫負責保管。隨後正木、
渡邊二人由汪亞塵陪同前往杭州，會面杭州領事米內山庸夫，由米內山牽線介紹當地名收藏家徵求出展。
在杭州探訪了前浙江省長張載陽，收藏家王錫榮、畫家餘紹宋、餘雪楊、楊雪玖、考古學家馬序倫等人，
其中馬序倫向二人展示了藏品元版《玉台新詠》、宋版《廣韻》、宋版《爾雅》等。此外，還尋訪到了八大
山人《小禽圖軸》、文徵明《水墨樹陰圖軸》、謝時臣《辋川積雨大軸》、王夢端《蘇州山水圖卷》、黃道周
《潑墨山水圖軸》等精品。
　　除此之外，正木、渡邊二人與新華美術專科學校代表俞寄幾、爛漫社圖畫研究所代表張善孖、藝苑繪
畫研究社代表金啓靜以及東京美術學校畢業生陳抱一、汪亞塵、王道源、陳澄波等文藝團體展開交誼活動，
上海日本人俱樂部舉辦招待宴。「六三園」白石六三郎、代理公使重光葵、土井伊八、澤村幸夫等人出席，
中方王一亭、黃賓虹、吳東邁、王個簃、袁思永、俞劍華等60餘人出席宴會。白石六三郎展示了八大山人
《月下鶴畫圖》、新羅山人《柳燕圖軸》、惲南田《花卉冊》、高其佩《歲寒三友大幅》、王建章《山水畫冊》、
張秋谷《花卉冊》等 6 件藏品。土井伊八展示了宋崔白《茶花雙鸠圖軸》、元王振鵬《龍頭觀音圖》、王學
浩《晴巒浮黛卷》等 3 件藏品，渡邊、正木二人還希望在華的日本收藏家也能夠出展藏品之外，也希望尋
找新的收藏家。經王一亭介紹，二人尋訪了熱衷於收藏古董字畫的上海「地産商」程霖生，見到了王鐸《寒
林軸》、陳道複《花石堂幅》等19件精品，知名收藏家龐萊臣派其親戚黃節攜帶其著作《虛齋名畫錄》19）16
卷（圖 1 ），《虛齋名畫續錄》20） 4 卷（圖 2 ）共計20卷前往贈與渡邊、正木二人，希望此次展覽能夠出展畫
錄所收藏的作品，同時特設「虛齋名畫」專屬展覽室。龐萊臣既擁有財力又精於鑒賞，收藏有銅器、瓷器、
書畫、玉器等文物，尤以書畫最精，爲全國著名書畫收藏家之一。
3　南京國民政府的承認
　　渡邊、正木二人經過上海、蘇州，於 1 月30日前往南京，逗留至 2 月 6 日。期間，經南京上村領事斡
旋，爲說明展覽會的主旨並徵得相關部門的理解，會見了國立圖書館館長柳詔徽、交通部長王伯群、教育
部社會司長李蒸、國立中央大學學藝教育科教師徐悲鴻、宗白華等、立法院長胡漢民、內務部長張我華、
18）	李佳穎〈二十世紀中國古代繪畫的日本展示：以1928年唐宋元明名畫展覽會爲中心〉（碩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頁
62。
19）	關西大學藏，鄭孝胥題字。
20）	關西大學藏，吳昌碩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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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物保存委員長張繼、滿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馬福祥。馬福祥原本爲作爲書畫愛好者，表示非常願意在「日
華展」上出展自己的藏品。張我華曾今作爲外交部次官，在唐宋元明名畫展上出展了一部分藏品，並且認
爲內政部所管的北平古物陳列所的書畫，應該考慮在「日華展」上展出21）。
　　 2 月 5 日，由上村領事和島田副領事同行，渡邊前往國民政府主席府邸會見蔣介石，並贈送其作品「白
鷹圖」給蔣介石，雄鷹代表大展宏圖，鵬程萬里。1930（昭和 5 ）年10月，蔣介石在「中原大戰」中取得
勝利，馮玉祥、閻錫山通電下野，「白鷹圖」正寓意著蔣介石在全國統一事業上奮力前進、如同雄鷹展翅翺
翔一樣。實際上，1928（昭和 3 ）年 9 月25日，渡邊就曾經通過王一亭的牽線，將親筆畫的「雙孔雀牡丹
木蓮石圖」贈送給蔣介石、宋美齡夫婦。蔣介石見圖中所畫孔雀意味著兼具九德的鳥中之王，石頭是長壽，
牡丹是富貴的象徵，正符合自己現今作爲國民政府黨主席的身份，極其高興。此外宋美齡也說這幅圖與「雀
屏中選」的典故相稱，極爲喜悅22）。蔣介石表達了對渡邊兩度贈畫的感謝，同意作爲「日華展」的贊助員出
展藏品，希望以此向世界宣揚東方美術獨特的技藝。
　　從以上訪華行程可見，渡邊、正木等人不完全是爲了尋訪名畫和交涉出展，還爲了進一步擴大美術的
交流網絡，開始與中國藝術教育機構以及政府官僚接觸。此外，由於1928（昭和 3 ）年以後國民政府不僅
定都南京，還接收了故宮的大批文物，基於政治力量的考量，加上國民政府所制定的《古物保護法》，兩人
到達中國以後，最主要是想通過領事館進行出展交涉，從而取得南京國民政府的承認。
三　「日華展」的藝術展品和展示情況
1　展品概要
　　本論文主要使用《日華古今繪畫展覽會古畫目錄》23）和《日華古今繪畫展覽會現代畫目錄》24）作爲出展
展品的測算依據，中國人出展古畫686件，現代畫718件；日本人出展古畫237件（包含前德國駐日大使Ernst 
21） H-0791〈日華聯合美術展覧會開催ニ關スル件〉《展覽會關係雑件》第八巻，頁46-4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22）	坂西、渡邊、岡部書簡，1928年10月 7 日，H 6 《展覧會關係雑件》第四巻，頁15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23）	關西大學藏，此目錄與外務省記錄一致，H-0791《展覧會關係雑件》第 8 巻，頁245-297。
24）	關西大學藏。
圖 1　《虛齋名畫錄》16卷 圖 2　《虛齋名畫續錄》 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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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hur Voretzsch出展的 5 件藏品），現代畫28件，總計1669件展品（表 1 ）。按出展作品的創作年代來分
類（圖 3 ），民國現代畫佔比最高，達到45．77％，緊接著清代佔比26．99％，明代佔比17．06％，以上三代
總佔比接近整個展覽會的九成。元代佔比7．42％，唐代、五代、宋代總佔比只有2．76％。從各個時代日本
和中國的出展趨勢來看（表 2 ），中國出展從唐代至民國的作品數量均高於日本。其中，唐代至宋代的作品
數量差距較小，從元代開始差距增大。
　　出展的宋代作品當中，院體畫居多，代表畫家有宋徽宗、張擇端、李公麟和南宋四大家李唐、劉松年、
馬遠等人。此外，還有繼承「董巨」南方山水流派，被視爲文人畫山水最早的典型的米芾、米友仁父子。
出展的元代作品當中，文人畫居多。代表畫家有提倡「師古和創新」，開元代繪畫風氣的錢選（ 3 件）和趙
孟頫（11件），還有「元季四大家」黃公望（ 4 件）、王蒙（ 5 件）、倪瓚（ 7 件）、吳鎮（ 6 件）等。出展
的明代作品當中，亦是文人畫居多。代表畫家有繼承元四家文人畫傳統的「吳門四家」沈周（22件）、文徵
明（19件）、唐寅（15件）和仇英（17件），還有「青藤畫派」之鼻祖徐渭（ 3 件），提出繪畫「南北宗論」
的董其昌（11件）等。出展的清代作品當中，以「清六家」王時敏（ 4 件）、王鑒（ 8 件）、王翬（24件）、
王原祁（10件）、吳歷（10件）、惲壽平（17件）的作品居多。此外，代表畫家還有「清初四僧」朱耷（15
件）、石濤（34件）、髡殘（ 8 件）、弘仁（ 1 件）；「揚州畫派」新羅山人（18件）、鄭板橋（ 5 件）、金農
（ 5 件）；「海派」趙之謙（ 2 件）、任伯年（ 3 件）、吳昌碩（ 6 件）等。出展的民國現代畫作品當中，地域
特色鮮明，上海出展132件，杭州出展42件，北平和天津總共出展514件，大連出展12件，日本僅出展28件
展品。
圖 3　各朝代繪畫數量、比例
表 1　出展數量統計
出典 《日華古今繪畫展覽會古畫目錄》 《日華古今繪畫展覽會現代畫目錄》
中國出展 686件 718件
日本出展 232件 28件
德國出展 5 件（前德國駐日大使收藏作品）
總計 923件 74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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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出展內容明細統計
時代 中國 日本 總計
唐 3 件 1 件 4 件
五代 2 件 1 件 3 件
宋 29件 9 件 38件
元 95件 26件 121件
明 212件 66件 278件
清 331件 109件 440件
民國 718件 28件 746件
　　值得注意的是，古畫展品中有 5 件沈南頻的作品。職業畫家沈南頻將寫生的花鳥畫技法傳入日本，其
弟子熊代熊斐形成了著名的「南頻派」，給円山應舉、伊藤若衝、與謝蕪村、渡邊華山、司馬江漢等名家的
畫風帶來巨大影響。此外，清代的意大利宮廷畫師郎世甯的作品也格外引人注目，展出的作品有《聚瑞圖
軸》、《百鳥朝鳳圖軸》、《羚羊圖軸》、《百駿圖素描卷》。其中，《百駿圖素描卷》（圖 4 ）原本爲清內府舊
藏，乾隆時期被編入《石渠寶籠・初編》一書25），辛亥革命之後，清內府文物大量外流，「日華展」之時此
圖爲阿部房次郎所藏作品，筆者追蹤到此圖現存於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爲紙質稿本，題簽（圖 5 ）
右上方有「日華古今繪畫展覽會出品」字樣，絹本現存於台北故宮博物院。此圖共繪有100匹駿馬，姿勢各
異，塑造了一大群或站或臥、或翻滾嬉戲、或打鬥覓食的駿馬，它們聚散不一、自由、舒閑，可謂曲盡駿
馬之態。畫作中除了上百匹駿馬之外，還有人物、山水、草木，無不精致寫實，形象逼真，給予人們足夠
的空間，令人産生無邊的遐想。同時花卉的形態和神態作者也通過西畫的透視和光感等技巧表現出來，畫
得相當精細，立體感強26）。
圖 4　清・（意）郎世甯筆《百駿圖素描卷》（部分），
橫卷・紙本，94×789.3cm
圖 5　題簽
2　中國人的出展
　　中國人出展的作品當中，按城市代表來分析，出展數量較多且有代表性的收藏家有上海的龐萊臣（表
25）	何水明編著，《國風長卷 傳世名畫的大美風采》（現代出版社，2015年 4 月），頁164。
26）	陳剛、蔡芳芳，《經典中國美術作品欣賞》（重慶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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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平的溥儒、奉天的張學良（表 4 ），天津的溥儀、旅順的羅振玉（表 5 ）等人。以元、明、清三代
的文人畫居多，基本上反映出全體出展的傾向，「元季四家」、「吳派」、「四王吳惲」、「清初四僧」、「揚州畫
派」等爲代表。其中，宣統帝溥儀和恭親王奕訢之孫溥儒出展的藏品備受矚目，特別是溥儒出展的唐代畫
家（傳）韓幹筆《照夜白圖》（圖 6 ）是年代最久遠的一幅作品，展後被收錄進「日華展」圖錄《宋元明清
名畫大觀》之中，至今仍爲傳世名作。
　　韓幹筆下的駿馬不僅形態逼真，其神態也躍然紙上。這匹駿馬雖然被拴於身旁的一根馬樁之上，但是
它顯然掙脫了木樁的束縛，宛如卯足了勁要起步奔向浩渺的空中一般。中國傳說中有來自外邦的「天馬」，
亦稱「汗血寶馬」，實爲龍的化身，畫中性情剛烈的駿馬可謂其縮影。畫家以精細的線描勾勒出馬的輪廓，
並在其脖頸和四腿的部分以淡墨略施暈染，充分表現出駿馬體形的健碩和肌肉的質感，形成一種黑白交錯、
對比鮮明的強烈視覺衝擊。纖巧的筆觸配以充滿動感的造型，使人在細細品味此作之後不覺産生一種駿馬
躍然紙上的感受。畫面空白的部分則留給觀衆以想象的空間，仿佛駿馬即將掙脫遠去，消失在無盡的遐想
之中。盡管整個畫面的氣氛緊張激烈，特別是它那飄逸的鬃毛、聳立的雙耳、擴張的鼻孔和正在抬起的前
蹄，都加劇了畫面的緊張氣息，但是並不會讓觀衆覺得膽戰心驚，看似單薄簡約的畫面，實則充滿了豐富
的情節和感受。如果仔細觀察你是否發現這匹俊馬缺少了某些元素？實際上，畫中的駿馬缺少了尾巴。經
考證，這是因爲流傳至今的《照夜白圖》已並非全
是韓幹的親筆了。畫面從脖頸往左的軀幹部分已經
殘破，現存的只是後人的補筆27）。
　　經筆者比對，此圖與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
館所藏（圖 6 ）一致，因為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所藏畫卷中留下了「溥儒鑒定書畫家藏印」（圖 7 ）
這樣一條線索。此圖於清朝入藏內府，深受乾隆帝
喜愛，至今畫卷上仍留有他的大量題詩。辛亥革命
以降，清內府書畫等文物向外流出，《照夜白圖》流
傳至清室後裔溥儒手中。據渡邊晨畝《渡華日誌》
記載，1931（昭和 6 ）年 2 月11日，渡邊曾經訪問
過恭王府，並呈上「日華展」舉辦趣意書，懇請溥
儒作為展會贊助人並出展藏品，最終獲得溥儒的出
展承諾28）。結果，《照夜白圖》開始了「第一次」出
國，亮相於東京府美術館，大放異彩。「日華展」剛
結束不到 4 個月，同年 9 月18日「滿洲事變」爆發，
《照夜白圖》被英國的中國文物收藏家斐西瓦樂・
大維德（Percival David）買去，開始了「第二次」
出國。1977（昭和52）年，《照夜白圖》由迪隆基金
27）	王瑀「韓幹與《照夜白圖》」（《光明日報》12版，2014年 5 月13日）。
28） H-0791〈渡華日誌〉《展覽會關係雑件》第八巻，頁403（務省外交史料館）。
表 3　龐萊臣（上海）
時代 作者名 作品名
元
陸廣 聽秋圖軸
張叔厚 雪夜訪戴圖軸
方從義 雪山圖軸
王蒙
秋山蕭寺圖軸
雨歇空山圖軸
黄公望 富春大嶺圖軸
倪瓚 吳淞春水圖軸
趙元 合溪草堂圖軸
明
杜瓊 天香深處圖軸
沈周 滄浪濯足圖軸
唐寅 秋風紈扇軸
仇英 搗衣圖軸
文徵明 古木竹石圖軸
陸治 玉簪秀石圖軸
董其昌 芙蓉一朵插天表圖軸
清
王时敏 仿黃子久寫張伯雨詩句軸
王鑒 仿趙文敏青綠山水圖軸
項易庵 菊花圖軸
王翬 仿苑華原補蘇子美詩意圖軸
王原祁 仿高尚書雲山圖軸
惲壽平 仿丹丘樹石圖軸
吳歷 仿仲圭夏山雨霽圖軸
總計2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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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The Dillon Fund）捐給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至今。
表 5　溥儀（天津）、羅振玉（旅順）
收藏者 溥儀（天津）
時代 作者名 作品名
宋 趙令穰 湖莊清夏圖卷
元
朱德潤 山水圖卷
黃公望 沙磧圖卷
明 馬文璧 幽居圖卷
清 陳書 仿陳淳水仙卷
總計 5 件
收藏者 羅振玉（旅順）
元
王振鵬 韓熙載夜宴圖卷
李倜 清風高節圖卷
李士付 渡海羅漢圖卷
明
戴進 耄耋圖卷
杜堇 山水圖卷
唐寅
雪溪高士圖卷
杏林別意圖卷
文徵明 掃雪圖軸
陸治 仿趙子固水仙圖長卷
項元汴 煙樹歸帆圖卷
陳洪綬
美人圖軸
山水圖卷
查繼佐 雪竹圖卷
清
高犀堂 仿漸江山水圖卷
羅聘 雨中泰山圖卷
宋緘夫 仿元人丹荔圖卷
總計16件
表 4　溥儒（北京）、張學良（奉天）
收藏者 溥儒（北京）
時代 作者名 作品名
唐 韓幹 照夜白卷
宋
易慶之 聚猿圖卷
無款 宋人山水圖卷
米友仁 楚山秋霽圖卷
明 周之冕 百花圖卷
清
石濤 山水圖軸
黃慎 枯木秋鷹圖軸
總計 7 件
收藏者 張學良（奉天）
宋 謝元 折枝桃花卷
元
曹知白 松泉圖卷
張叔厚 飲中八仙歌卷
郭天錫 山水圖軸
無款 揭盋圖卷
明
沈周 山水圖冊
文徵明 青綠工筆山水畫冊
陸治 仙芝圖軸
陳煥
山水圖軸
蜀道奇觀圖卷
清
石濤 山水圖卷
高其佩 白鷹圖軸
汪承霈 百耋圖卷
華嵒 畫冊 十二開
金農 花草畫冊
金廷標 孝經畫冊
總計16件
圖 6　傳唐・韓幹筆《照夜白圖》（部分），橫卷・紙
本，30.8×34cm
圖 7　溥儒鑒定書畫家藏印 
（朱文方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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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人的出展
　　日本人的出展作品當中，從照收藏家的身份特徵來看，有官僚、財閥、實業家、美術家、學者等，範
圍廣泛。主要代表有住友寬一（三井財閥）、山本悌二郎（臺灣制糖制式會社社長・眾議員議員・農林大
臣）（表 6 ）、阿部房次郎（東洋紡織株式會社社長）、藤井善助（藤井齊成會有鄰館）、原田悟朗（博文堂
經營）（表 7 ）、渡邊晨畝（日本美術協會會員・日本畫家）、岡部長景（外務省官員・對華文化事務局參事
官）、內藤湖南（京都帝大教授）等。其中，住友寬一作為大正昭和期新興的收藏家，佔據了日本個人出展
數量的第一位。住友寬一的愛好是收藏明清繪畫，日本現存八大山人、石濤作品較多，其原因就與寬一的
推崇和收藏有關。「日華展」出展石濤的《廬山觀瀑圖》和《黃山八勝圖》被日本指定為重要文化財，今天
日本著名的私立美術館―泉屋博古館所藏的中國繪畫基本上都來自寬一的收藏。此外，作為「日華展」
特別展，帝室博物館還特別展出了東福寺、妙心寺、大德寺等古寺廟所藏國寶25件，主要作品是古渡傳來
的牧溪、呂紀等人的禪畫、院體畫以及狩野正信、狩野元信、海北友松、円山應舉為代表的「狩野派」、「海
北派」、「円山派」繪畫。不管怎麼說，這也進一步證實了古寺廟所藏國寶為非文人畫係繪畫。
　　筆者在調查中發現，關西大學藏未刊「日華展」事務局致內藤湖南信劄一封（圖 8 ），原田悟朗致內藤
湖南手劄兩封（圖 9 、10）。從圖 8 書信落款時間「昭和六年五月十九日」（1931年 5 月19日）來看，剛好
是「日華展」在東京府美術館結束展覽的時間，同封書信中還給內藤湖南寄送了「日華古今繪畫展覽會現
代畫目錄」。由於內藤作為「日華展」贊助人出展了一幅（清）改琦《觀音像軸》，展後被收錄進圖錄《宋
表 6　住友寬一、山本悌二郎
收藏者 住友寬一
時代 作者名 作品名
清
朱耷 花卉冊
石濤
花卉圖卷
山水畫冊
黃山八勝冊
山水圖卷
廬山瀑布圖軸
墨竹圖軸
髡殘
達磨面壁圖卷
報恩寺圖軸
陸㬙 瀑布圖軸
華嵒 大鵬圖軸
總計11件
收藏者 山本悌二郎
元
趙麟 畫馬軸
郭清狂 詩畫軸
明
馬文璧 夏山欲雨圖軸
王紱 修竹喬柯圖軸
文徵明 仿黃鶴山樵山水圖軸
文嘉 琵琶行圖軸
清 華嵒 沒骨山水圖軸
總計 7 件
表 7　阿部房次郎、藤井善助、原田悟朗
收藏者 阿部房次郎
時代 作者名 作品名
宋 宮素然 明妃出塞圖
元 王若水 竹雀圖軸
清
毛西河 看竹圖軸
高鳳翰 古樹寒鴉圖軸
郎世甯 百駿圖素描卷
總計 5 件
收藏者 藤井善助
宋 張擇端 明皇窺浴圖軸
清
髡殘 水墨卷
梅清 懸瀑圖軸
黃鼎 萬木秋山圖軸
無款 松柏卷
總計 5 件
收藏者 原田悟朗
元 無款 明妃出塞圖
明 謝時臣 柳蔭讀書圖軸
清 龔賢 崇山茂林圖軸
總計 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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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名畫大觀》，書信內容是展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日華展」事務局傳達對內藤的感謝，並返還展品。
圖 9 手劄的內容為大阪博文堂合資社主人原田悟朗告訴內藤湖南於1931（昭和 6 ）年 6 月 2 日收到了「日
華展」出展的（清）改琦《觀音像軸》，下一次造訪內藤的時候再奉還這幅繪畫。這恐怕是內藤把這幅繪畫
借與原田鑒賞或者是內藤委託原田將其影印出版。大阪博文堂以珂羅版影印出版中國古書畫和碑帖，以及
經營中國書畫而名聞海內外。原田悟朗是第三代博文堂主人，在原田一生的古書畫經營和出版過程中，內
藤湖南對他的幫助和影響最大，內藤不僅為博文堂珂羅版圖書題簽寫序，也是原田在鑒定方面的「業師」。
博文堂還為內藤出版了《清朝書畫譜》（1916）和《南畫淵源》（1928）等。圖10手劄落款時間為「昭和六
年六月四日」（1931年 6 月 4 日），可見 6 月 3 日，內藤為原田、阿部、齋藤三人寫跋文和揮毫，三人皆滿
足歡喜，為內藤的學藝所折服。原田寫信表達對內藤的謝意，信中還提到了前一天鑒賞了《秋山蕭寺圖巻》，
早上發現誤把內藤的鎮紙捲入畫中，下一次造訪的時候再返還鎮紙。信中的「阿部氏」是東洋紡織第四任
社長阿部房次郎，「齋藤氏」是東洋紡織第三任社長齋藤恒三，信中提到的《秋山蕭寺圖巻》實際上是龐萊
臣舊藏王蒙的作品，在「日華展」上展出，很有可能是展後被原田悟朗買去，後來原田請內藤為他鑒賞。
書信（圖 8 ）
拝啓　陳者。今般本会開催に就て、御秘藏品御出陳被下候。難有奉存候間。御蔭盛会裡に終了仕候に付。
御返上申候間。御査収被下度、何れ御挨拶可申上候。不取敢右迄得貴意候。敬具。昭和六年五月十九日。
日華古今絵画展覧会。内藤湖南殿。
手劄 1 （圖 9 ）
敬啓 日華古今絵画展覧会へ御出品致され候。改琦観音像軸一、本日正に敝店にて御受仕候。御預り申上
候。追而参上の節、御返上可申上候間。何卒御諒承被成下致候。右不取敢御報告申上候。敬具、原田悟
朗。内藤湖南先生、執事御中。昭和六年六月二日。
手劄 2 （圖10）
敬啓　昨日は御跋文御揮毫を賜り、御蔭様にて阿部氏、齋藤氏の御満足御喜びは申上げる迄も無く、特
圖 8　昭和 6年（1931.5.19） 圖 9　昭和 6年（1931.6.2） 圖10　昭和 6年（19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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に患文事只管感佩罷有候次第。偏に御高配の賜物と奉感謝候。今朝、秋山蕭寺図巻中より、昨日御使用
致され候。金尺の文鎮飛出で申候。誤って昨日右図巻中に捲込候事と存候。次回参上の節、御届け可申
上候間。何卒御諒承被成下致候。敬具、原田悟朗。内藤湖南先生、執事御中。昭和六年六月四日。
四　「日華展」的召開和影響
1　赴日中國人和出展品的發送
　赴日參加展會的有北平、天津、大連、上海等收藏家和畫家代表。北平有金城之子金開藩，精通日語的
隨行翻譯闞鐸等 7 人。天津有劉驤業、孫潤宇、嚴智開等人。大連有梁鴻志、前東京高等商業學校教師李
文權等人。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王一亭作為「日華展」視察團團長，率領錢瘦鐵、張大千、吳仲熊等一
行12人，於1931（昭和 6 ）年 4 月23日下午三點半，乘郵船「上海丸」抵達神戶港，出展的名畫將由下一
班次的郵船發往日本29）。
　　天津方面，孫潤宇等人攜帶從北方搜集的名畫350餘件，原本打算 4 月19日乘坐商船「長城丸」赴日參
展。但是，由於國民政府內政部突然以1930（昭和 5 ）年制定的《古物保存法》第十三條為由，擔心美術
品被帶出國外後遺失以及日本畫和中國畫真偽難辨，容易被調包，因此禁止美術品運出海外，孫潤宇一行
受到海關阻攔滯留天津。此外，上海、蘇州、杭州、南京等地出展的展品200餘件同樣受到海關阻攔，滯留
上海港。這些展品中，有宣統帝秘藏的精品，是這次展會的精華所在，因擔心趕不上展期，日本和國民政
府展開瞭解禁交涉，並承諾展會結束後會立即送還古書畫30）。最終和國民政府教育部、財政部、內政部協商
的結果是暫時同意輸出，但是條件是作為書畫返還的保障，需要給書畫進「保險」，以確保展會結束後能順
利歸還。實際上，《古物保存法》第十三條並沒有明確規定不能向海外展覽會運出展品，東京美術學校文庫
主任北浦大介說：「不管怎麼說，教育部作為此次展覽會的後援，蔣介石、張學良、王正廷等成為贊助員，
解禁只是手續上的問題」31）。最終，金開藩等人攜帶北京、天津的300餘件展品 4 月23日順利乘「長安丸」出
發，27日抵達神戶，上海方面滯留的書畫也順利通關到達日本。
　　 4 月28日上午10點，在東京府美術館舉行展會的開幕式，副會長正木直彥致開幕辭。據 4 月29日的《時
事新聞》報導，日本朝野對此次聯展高度重視，幣原喜重郎外務大臣，田中隆三文部大臣等內閣閣僚親臨
開幕式。會長清浦奎吾、名譽會長汪榮寶公使列席。王一亭代表上海、梁鴻志代表大連相繼發表了熱情洋
溢的祝詞32）。尤其讓日華新聞界關注的是，5 月16日，日本皇太后親臨帝室博物館參觀國寶展，參觀了京都
清涼寺、大德寺、妙心寺等古寺所藏的28幅國寶繪畫。此外，還去了東京府美術館參觀，由汪榮寶公使、
29）	讀賣新聞，〈日華展使節王畫伯來朝〉，1931年 4 月24日，H-0791《展覽會關係雜件》第 8 卷，頁63（外務省外交史料
館）。
30）	國民新聞，〈支那名畫の國外搬出を禁止〉，1931年 4 月22日，H-0791《展覽會關係雜件》第 8 卷，頁63（外務省外交
史料館）。
31）	國民新聞，〈支那名畫の國外搬出を禁止〉，1931年 4 月22日，H-0791《展覽會關係雜件》第 8 卷，頁63（外務省外交
史料館）。
32）	時事新聞，〈日華美術展けふ開會式〉，1931年 4 月29日，H-0791《展覽會關係雜件》第 8 卷，頁69（外務省外交史料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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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原喜重郎外相、岡部長景副會長等人對宋元明清各時代的名作以及日本的名作做了詳細解說，歷時三小
時之久33）。
2　對日本人中國繪畫觀的影響
　曾任美術雜誌編輯主任的金井文彥在《美術新論》上發表〈日華古今繪畫展覽會古畫一瞥〉34），對內藤湖
南、羅振玉等提倡的「南畫論」流派，即「元季四大家」、「明四家」、「四王吳惲」的作品做出了較高的評
價，稱讚「元末四家」之首黃公望為近世文人畫之祖，其《沙磧圖卷》（前清內府藏）為「淺絳山水」的代
表。當然，金井也並非對「南畫論」一邊倒，他還對「清四僧」石濤、石溪的作品作出了評價：石溪筆《水
墨卷江山臥游圖》（藤井善助藏）水墨一體，對懸崖、山石、樹木的描寫完全脫離了傳統的束縛，形成了獨
特的描繪技法，若在盛夏鑒賞此圖，宛如頓時給人心曠神怡之感。住友寬一藏石溪筆《達磨面壁圖卷》筆
墨格調高尚且有古風，境界新奇，姿態伸展屈曲而有氣勢，有引人入勝之妙35）。
　　美術評論家外狩素心庵在《中外新聞》上發表觀展評論稱住友寬一氏出展的新羅山人筆《大鵬圖軸》
著實吸引人的眼球，畫中新羅山人自題詩「朝吸南山雲，暮浴北海水。展翅鼓長風，一舉九萬里」，字跡俊
秀工整，整幅圖有大氣磅礴之感，展現出作者抱負超遠的心境。此外，他還評論說無論是八大山人還是新
羅山人，都是清代畫家當中的「奇葩」，正是到了這時候，我國的評論家之間終於一致理解了這類作家的作
品。德川時代，鑒賞趣味被轉向了清代「四王吳惲」的作品，如果允許觀賞的熱情稍微傾向八大山人和新
羅山人的話，那麼我國所謂的文人畫，必定更加有趣生動36）。
　　眾所周知，董其昌在繪畫思想上，主要提倡「南宗論」，把藝術比作禪宗，揚南宗，抑北宗，「以淡為
宗，筆墨至上」。他倡揚文人畫家，貶抑工匠畫家和職業畫家，對日本人的中國繪畫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內藤湖南、長尾雨山、富岡謙藏等學者推崇「南宗論」，尊唐代王維、五代北宋的董源、巨然、元季四家、
明四家、以及清初的四王吳惲為繪畫的正統流派；貶唐代李思訓、南宋畫院的馬遠、夏珪以及明代浙派為
繪畫的北宗。從以上評論我們可以看出，評論家們在肯定南宗正統文人畫的同時，也不貶低北宗非正統繪
畫，鑒賞趣味從唯「南宗正統論」漸漸向「清初四僧」、「揚州八怪」等非正統畫派移動。值得特寫的是，
本次展覽出展了石濤34件作品，數量為眾多繪畫之首，這也從側面反映出當時的展覽有一種走出傳統習慣
束縛的趨勢。
3　《宋元明清名畫大觀》的出版
　　1931（昭和 6 ）年12月22日，外務省批准了高等法院關於「宋元明清名畫大觀購入費支出」的審批案，
決定將出展的古名畫精品拍攝出版，購入160冊圖錄贈送給中國的贊助和出展代表、中國名校圖書館、在華
33）	〈けふ國寶展へ皇太后陛下行啓日華絵画展へも〉，1931年 5 月17日，東京朝日新聞。
34）	金井文彦〈日華古今繪畫展覽會古画一瞥〉（《美術新論》第 6 卷第 6 號，1931年 6 月），頁82-88。
35）	原文：藤井善助氏所蔵の水墨巻江山臥遊圖は、水墨一味のもので、懸崖、山石、樹木等の描冩は、全く傳統から離
れた獨自の描法を以てしてゐる。盛夏に展翫せば頓に　煩暑を消すの概がある。住友寛一氏所蔵の達磨面壁圖巻に
は、筆墨は草莽として高古、境界は夭矯として奇闢、人を引いて勝に入るゝの妙、という感じが出てゐる。
36）	中外新聞，〈日華展の後に誌す：八大山人と新羅山人〉，1931年 4 月29日，H-0791《展覽會關係雜件》第 8 卷，頁71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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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使館以及英、美、德、法等國的日本大使館。此舉在於弘揚東方藝術的精華和提攜日華文化，同時
作為「對支文化事業」的一環，從對支文化特別會計事業費中抽出3500元資助。《宋元明清名畫大觀》編者
為東京美術學校文庫內日華古今繪畫展覽會，代表是北浦大介，由大塚巧藝社出版發行，封面題簽為駐日
公使汪榮寶，題字為清浦奎吾，由汪榮寶、岡部長景寫序，正木直彥寫跋文，可以說《宋元明清名畫大觀》
是近代日本對中國繪畫接受的階段性成果。
　　實際上，1928（昭和 3 ）年 8 月，時任社團法人國華俱樂部理事會長的正木直彥就向外務大臣田中義
一提出申請，希望自1928（昭和 3 ）年開始連續三年編撰日本現存中國古書畫目錄，作為文化事業的一環，
保護寺廟及民間所藏的古美術品37）。由此可見，當時的日本對中國古美術品的保護不夠充分，出現了危機意
識。「日華展」的成功舉辦和《宋元明清名畫大觀》的出版也從側面反映出了日本對中國古美術的關心，同
時為製作《日本現在支那名畫目錄》38）提供了參照。
結論
　　「日華展」是在國民政府完成二次北伐確立新體制，蔣介石在「中原大戰」取得勝利的前提下召開的。
古畫和現代化出展目錄中，中國出展1400餘件，日本250餘件，總計接近1700件展品。中國人出展者當中，
有前清內府的皇族、滿清遺老、舊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的官僚、畫家、實業家、收藏家等。另一方面，日
本人出展者當中，有官僚、財閥、實業家、美術家、學者等，從日本個人出展的作品數量中也可以看出日
本新舊收藏家的交替情況，以住友寬一、山本悌二郎等為代表的新興收藏家在本次展覽中異軍突起。就結
論來說，本文歸納為以下三點。
　　第一、「日華展」是戰前日本對「新來」的中國繪畫介紹的集大成，修正了日本人的中國繪畫觀。辛亥
革命以降，中國的書畫美術品大量外流，在內藤湖南、長尾雨山等京都派學者的積極斡旋下，在關西形成
了著名的書畫收藏網路。從1920年代後半期開始，日本的新興收藏家開始在《國華》雜誌上刊載「新來」
的中國繪畫，元末的文人畫和宋代的山水畫受到矚目。「日華展」提供了宋元明清豐富的繪畫範例，特別是
元明清三代的文人畫佔了主流，可以說基本反映出了當時日本對中國繪畫，特別是文人畫的鑒賞趣味。但
是，另一方面，日本出展的作品當中，很大一部分為「北宗非正統繪畫」，這也從側面反映出了日本人的鑒
賞趣味有突破傳統束縛，由唯「南宗論」到「南北宗共存」的一種移動趨勢。
　　第二、「日華展」是日本「對支文化事業」成功實施的案例。20世紀20至30年代，是日中關係由摩擦頻
繁發生走向衝突的歷史階段，中國人民的反日情緒不斷高漲。日本方面為了擴大在華勢力，並試圖平息中
國人的反日情緒實施了一些計畫，「日華展」作為日本與南京國民政府文化外交的一環，已經超越了「美術
交流」的次元，與雙方的政治、社會狀況都有著深刻的關聯。「滿洲事變」之後，日本加快了侵華的步伐，
「對支文化事業」在華活動的主體也隨之轉變為「對滿文化事業」和「北支新事業」，從而完全淪為了日軍
侵華的文化工具。
　　第三、「日華展」是東方藝術的烏托邦。20世紀20年代初期，是日本大正末期，軍部實力尚未掌握全
37） H-0677〈支那古書畫現在目録作成事業助成〉《出版助成関係雑件》第一巻，頁28-3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38） H-0819〈日本現在支那名畫目録満支ニ寄贈〉《出版助成関係雑件》第一巻，頁140-14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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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大正民主」的餘溫尚存，民間以及部分文人畫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尊崇尚未消失殆盡。不可否認，對
於維護東方文化，日中兩國的畫家與學者可能曾經有過共同的理想願景。早在「日華展」之前，就曾經舉
辦過 6 次大型日中繪畫聯展，但是從1926（昭和元）年第四屆日華繪畫聯合展覽會開始，淩駕於美術之上
的國家間的政治衝突與矛盾，使得「日中美術同盟」的理想也成為東方藝術的烏托邦了。

